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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山和绣湖，以义乌江
为轴，一东一西、一山一水、
一刚一柔，它们守望相助，都
是古老义乌的文化象征。

三十多年来，鸡鸣山周围
陆续出现了诸如义乌工商学
院、义乌教育研修院、义乌第二
中学、原义乌广播电视台、原义
乌商报社等一批文化、教育机
构，古老文明和现代化光芒在
这里交相辉映，熠熠生辉。

鸡鸣山公园的升级改造，
气势雄伟；鸡鸣阁的建成，使

鸡鸣山的文化更加厚重。鸡鸣
山上的鸡鸣阁在青山绿水、蓝
天白云、美丽天际线的映衬
下，又将是一个现代义乌新的
文化地标。

2014年仲春，我市召开鸡
鸣山建楼阁命名征求意见座
谈 会 ，充 分 听 取 、征 集 了 专
家、学者与市民的意见。笔者
也作为与会者之一，参加了座
谈会。几经商讨，最后选定了

“鸡鸣阁”。
鸡是十二生肖之一，象征

吉祥。在自然生物界中由于形
体和特性，鸡具有崇高地位，被
誉为“德禽”。《韩诗外传》称：

“头戴冠，文也。足博距，武也。
见敌敢斗，勇也。见食相呼，义
也。守夜不失时，信也”。鸡集
文、武、勇、义、信五种美德于一
身，曰：“鸡五德”。众多名人雅
士、大家学者都奉为艺术创作
好题材。鸡的文化深厚、广众、
含蓄、明亮、喜庆。而鸡鸣山上
鸡鸣阁，平白、贴切、自然、响
亮、光明。游而思之，回味无穷。

“鸡鸣阁”名缘

“弹弹碓，弹弹碓，弹碓——碓——碓——碓，弹弹碓。”
每当春暖花开，桃红柳绿，清明节来临之际，义东北一

带就会响起嘹亮而如冲锋号般的轭角声。
何为“轭角”？
它是顽皮的牧童用树皮制作的一种“乐器”。由小指般

粗的杨柳树或香椿树的树皮，做成的“叫子”，再加上乌桕树
皮或香椿树皮带子卷起状如牛角形的一种特制的“号角”。

“耕牛是个宝，生产少不了。”在尚未实行农业机械化
前，几乎每个生产队都养有四五头耕牛。而生产队的耕牛，
大多承包给有小孩的农户饲养，因为耕牛需要每天进行放
养，而小孩正好担此重任。承包饲养耕牛农户的养牛报酬，
则是根据牛栏肥的数量“记工分”进行兑现。

五十年前，是我国物质最为匮乏的年代。大多数家庭，
一年四季中只有逢年过节，才去买肉吃。除了过大年，家家
户户大多只有在清明冬至时才会去买肉。买肉的目的，一是
祭祖做祭祀品，二是熬猪大油，三才是解馋。

正因为一年当中很少能吃到肉，所以放牧的小朋友就
特别想吃肉。而勤俭持家的家长们即使在清明冬至节祭完
列祖列宗后，也舍不得马上将肉大快朵颐，常常放在碗橱
内，以备客人来访。

不知从何年开始，顽皮的牧童在清明节前做起“轭角”
吹奏时，竟然编起了馋肉的清明节儿歌：“弹弹碓，弹弹碓，
清明有肉配，阿拉姆妈没有给我配，摆进碗厨让猫背（叼走
之意）……”

这首馋肉的儿歌，义东北一带之前非常流行，60岁以
上的老人也都很熟悉。

今年清明节前夕，笔者所在村——苏溪镇后店村大水
地自然村的几位老年村民，依照惯例又用树皮卷起了“轭
角”。悠扬而又动听的轭角声，不仅招引着小朋友的追捧，并
且又勾起了多位老年朋友对儿时的回忆。

笔者10来岁时，常常跟着比自己年长几岁的放牛娃割
草。每当清明节到来之际，几个小朋友都跟着“大朋友”制作
轭角吹奏。

记忆犹新的是，吹奏轭角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制作
轭角都在清明节前几天，吹奏轭角必须在清明节当天太阳
升起前结束，并把轭角拆掉扔在田野中。有何缘故，笔者一
直不明。

记得有一年清明节，村里的放牛娃一大早就牵着牛，吹
奏着轭角去放牛了。我家不是养牛户，我就牵着羊儿，吹奏
着轭角去放羊。遗憾的是，耕牛是会吃露水草的，羊儿却不
吃露水草。

现年69岁的胡荣福，是60年前大水地村的放牛娃之
一，对“轭角”情有独钟。他从放牛娃开始，除了参军入伍的
6年外，几乎年年都少不了这个“科目”。笔者探究“为何吹
奏‘轭角’必须在清明节当天太阳升起前结束”的问题时，他
详细道出了其中的奥妙。

牛，是圈养在牛栏内的。随着清明节的到来，气温一天
天变热，牛栏内的蚊子苍蝇也越来越多。吹奏轭角的目的，
就是把牛栏内的蚊蝇吸引到野外去。太阳升起前结束吹奏，
就是不把蚊蝇带回牛栏。

胡木水

轭角与牧童

民风民俗

俗语乡音

一唱雄鸡天下白
写在义乌“鸡鸣阁”建成开放前夕

▢ 何建农

“一唱雄鸡天下白”。作为义乌新的城

市地标性文化项目——“鸡鸣阁”建设工程

即将全面完成并对外开放。这项工程于

2016年4月18日开工，2017年8月16日结

顶，2020 年 1 月 17 日，鸡鸣阁主体正式建

成并实现常态化亮灯。

义乌鸡鸣山地处江东，是
主城区唯一的自然高点，也是
义乌城市规划结构中重要的
交通和景观节点，鸡鸣山上的

“鸡鸣阁”是一座具有标识性
的景观建筑。总体设计兼顾传
统与现代，以彰显义乌历史的
悠久和寄于山水的义乌文化，
沿袭与鸡鸣山相关联的那些
习俗和活动，同时也体现当代
义乌精神内涵。

“ 鸡 鸣 阁 ”总 建 筑 面 积
2020 平方米。其中主楼建筑
面积 1480 平方米，楼顶木构
部分面积 288 平方米，群房建
筑面积 540 平方米，建筑占地
面 积 900 平 方 米 ，庭 院 面 积
360 平方米，主楼台基一层，
台基以上五层，山顶平台以

上三层，建筑底板至正脊高
度 40 米，山顶平台至正脊高
度 25 米。在不同高度设置观
景空间。由下而上分别为台
基层、庭院层、廊桥层、虹桥
层，山顶之上的木构楼阁作
为主要观景层，设“飞阁厅”
和“金凤厅”。

“鸡鸣阁”设计理念围绕
“雄鸡”主题，选用鸡形鸱吻、
宝顶和瓦当，以黄铜贴金锻
造；木构部分的牛腿、戗头等
雕刻凤凰纹样，展现东阳木
雕艺术。楼、桥、亭、台的组
合，化整为零，弱化了建筑体
量。布局组合顺应山势，层台
累榭，盘旋而上，宛如栖息在
山顶的凤凰，象征着“凤头”
的主楼成为至高点。

山顶平台以上部分采用精
美的传统木构形式，玲珑而轻
盈，层层出挑的斗拱配合升起
的翼角，表现出凤凰腾飞的感
觉。建筑衔接原有登山流线，入
口平台将登山流线和登阁流线
组织在一起，采用传统木结构
和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相结合
的方式。台基层至山顶平台层
设楼电梯贯通上下，至山顶平
台以上木结构楼阁部分设置传
统木楼梯。

山顶平台提供了天然的空
中观赏位置，能够近距离观赏
楼 阁 顶 部 精 美 的 传 统 木 构 工
艺。设计以架空形式，尽可能减
少对现有山体植被的破坏，形
成“空中楼阁”的感觉，丰富了
观景效果的空间层次。

“鸡鸣阁”赏析

“鸡鸣阁”载体鸡鸣山位
于义乌江东，是大盘山余脉
分支之一，海拔 123.6 米。市
地方志办公室主编助理傅健
介绍，鸡鸣山的得名历史记
载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鸡鸣山
始于汉。旧志记载“鸡鸣山：
昔有金鸡鸣其上，群鸡皆鸣，
故 名 。山 高 五 十 丈 ，前 瞰 县
郭，傍临大溪。”金鸡是传说
中的神鸡，居东方扶桑山上，
率天下之鸡报晓。“盖扶桑山
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
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
下之鸡鸣悉鸣，则潮水应之
矣”。

第二种说法则始于晋。据
清代义乌志书记载：“鸡鸣山：
去云黄而东，山曰‘鸡鸣’。《县
志》称‘凉月高秋’，尝有金鸡鸣
其上，或曰‘此二皇所遗丹，光
形如金凤凰’。”“二皇所遗丹”
中的“二皇”，是指皇初平、皇初
起两兄弟，他们是今义乌赤岸
人。二皇在金华山上修道炼丹，

在宋朝时，仍有丹灶、丹井等遗
迹可寻。

第三种说法始于唐：唐崔
智韬逐化虎之妇至此山闻鸡
鸣，故名，即为曲折离奇的“虎
皮井”故事。“唐崔智韬游义乌，
宿双柏驿（双柏驿：在义乌县城
东四十步，唐名双柏驿，宋名义
乌驿），有妇枕虎皮寝。智韬窃
其皮，投井中，妇乃从，适他郡，
生三子。智韬登第赴官，再来几
十年，偶语及之，妇夜半取虎
皮，蒙之成虎，啖三子而去，智
韬仗剑追之，鸡鸣不见，遂名其
地为鸡鸣山。”

虎皮井故事是从唐人薛用
弱著的《集异记》中“崔韬”故事
脱胎而来，它和同书中“邬涛”
的故事，共同构成清代蒲松龄
名著《聊斋志异》中“画皮”故事
的原型。

此外，民间还有一个关
于鸡鸣山的传说。据说当年
朱元璋与元兵交战，朱兵失
利，败退到鸡鸣山时，正好是
凌晨，群鸡报晓，因名鸡鸣山。

由此可见，鸡 鸣 山 历 史 悠
久，在义乌人民心中享有很高
的地位。而且，鸡鸣山也是一座
文化名山，在历史上与众多的
文化名人有关。如南宋词人朱
敦儒，宋时义乌周姓之始祖、
曾任江西抚州太守的周勇，明
初义乌神医楼汝璋等等。

到了明朝，鸡鸣山还是重
阳节邑人登高之处。这一历史
记录，早在天顺五年（1461）编
修 的 全 国 一 统 志 书 里 就 已 出
现。“鸡鸣山：……上有小亭，九
日，邑大夫毕会于此，又名登高
台。”

到了清代，青岩文人刘村人
刘元震，写有《游鸡鸣山记》一文，
赞美鸡鸣山的美景：“鸡鸣山峙东
江之左，屈曲盘旋；来若无因，止
若无去；突者若螺，垂者若带。”证
明鸡鸣山是古代达官贵人、文人
隐士怡情山水的好去处。而清代
刘元震的诗文和民国时的《鸡鸣
山》木版画，可能是古代义乌留给
今天的我们关于鸡鸣山文字和形
象最后的回响。

鸡鸣山历史

风物人情

儿歌，韵味悠长，通俗好记，是一种百姓喜闻乐唱的歌
谣形式，也是很好的少年儿童启蒙教材。比如仅有20字的

《十字谣》，我6岁时就学会了吟诵歌唱，时光过去了70年，
但仍旧深留在脑海里。

1948年,我们村办起了学堂，请来一位姓楼的教书先
生。那时，学堂里的课桌和座椅都是学生自己带的，大小
不一，高高低低。当年，我才六岁，同学有八九岁的，也有
十多岁的，有大有小或高或矮，大家同坐一起同一班级，很
是参差不齐。

起先，学堂里没有严格的学科划分，老师不用教本，
学生也没有课书，教学的只是一些启蒙教育而已。但唱歌
谣却是一门不可少的课程。我们学习的第一首儿歌就是

《十字谣》:“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
十枝花。”

楼老师一遍又一遍吟唱，同学们放开歌喉跟着一遍又
一遍朗诵。接着，老师又对这20个字作了深一层讲述：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十个数字，算术里又写成了1、2、3、4、
5、6、7、8、9、10，后一个数字都比前一个数大1，而10后面的
数字11、12、13、14……一直可以无穷尽地延伸下去；逢十
进位的个、十、百、千、万……这些是数位，而“里”“家”“座”
和“枝”就是四个量词了。

《十字谣》寥寥数语，却描述出了一幅绚丽精彩的《乡
村多娇图》：一路走来，只见冒着炊烟的村庄里,乡民们平
安和谐地生活着，处处繁花似锦，风景秀丽，呈现出了一
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楼老师有声有色的描绘，大大加深了学
生们的印象。

几天后，楼老师要学生们带来墨、砚、毛笔和纸。老师发
给大家每人一张样纸，样纸上写着《十字谣》的20个字，把
这张样纸放在自备白纸的下面，白纸上可以依稀看见一点
点字影子。他要学生用右手紧握毛笔蘸取砚台里的墨汁，在
白纸上照影写字。起先，大家都不会写，楼老师就不厌其烦
地一个一个地大手握着小手教写。一而再再而三，功夫不负
有心人，通过几天的努力，同学们都学会了写毛笔字,也会
写自己的名字了。

后来，楼老师又发给同学们有 24 个格子的空白“试
卷”，要大家在上面默写出《十字谣》和自己的名字。下一堂
课，老师捧着批改过的“试卷”和一篮南枣走进教室。同学们
领回了自己的“试卷”，只见上面的错字做了纠正，写得有模
有样的“好”字也用红墨水加上了圆圈，每人可以数出圆圈
有多少个，再领取同等个数的南枣。“得奖了，我们得奖了！”
手舞足蹈的学生们欢呼了起来，多高兴！

由浅入深，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按步深入，楼老师
的启蒙教育“四重奏”教学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 年，楼老师没有继续在我们学堂任教，学生们和他
告别了。但是，《十字谣》和那些从楼老师那里学到的知
识，深深烙在我的心坎里，成为漫长的人生路上不会忘
却的印记。

寒来暑往，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过去了整整70年，不
少往事，古稀之年的我都已经淡忘了，可是《十字谣》这首儿
歌却始终记忆犹新，怎么也不会消失。 杨子明

《十字谣》
七十年前学会的儿歌


